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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
，MATA獎一直是有些遺憾的

存在。遺憾的是，在我學生時

期，沒有一個這樣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學生影像競

賽，直到我即將畢業時，教育部才在2013年開始舉辦

MATA獎。所以在我的導演生涯中，一直沒有機會拿

到MATA獎的獎項。所幸，我跟它的緣分並沒有斷，

我從2021年開始，被推薦擔任MATA獎的評審，也開

始了跟這個影展長達四年的緣分。

緣起
2021年第八屆的MATA獎，是我第一次比較正式

的擔任影像競賽評審，當收到這個邀約時，心裡是既

期待又緊張，所以在看每一支影片時，都是保持著戒

慎恐懼的心情。因為我知道，這些短短三分鐘以至

三十分鐘的影像，都是同學們花費了許多時間去完成

的結晶；同樣身為導演，就很能理解這種心情，希望

自己的作品被好好的審視，被好好的對待。

當時的競賽項目只有分成非紀錄片跟紀錄片類，

所以在討論得獎作品後，有些評審提出了臨時動議，

認為非紀錄片類中，要包含短至三分鐘的動畫及接近

二十分鐘的劇情片，這樣的長度落差太大；應該要在

紀錄片類跟非紀錄片類中，再分出一組動畫類，才能

夠讓這些作品有比較接近的競賽基準；而這個提議，

也在下一屆（第九屆）的競賽中被付諸實行。當該屆

競賽結束後，還發生了一個插曲：有一組得獎同學，

因為版權爭議而被停權。這些注意事項，也在下一屆

的競賽中被寫入規章。

重要變革
時間很快來到2022年第九屆的MATA獎，這一屆

的評審過程，較之前多出了許多討論時間，顯見評審

們更願意替自己心儀的作品爭取獎項。在評審會議結

束後，我跟其中幾位評審提出了比較重大的臨時動

議。第一點，過往的規章中，都會要求團隊中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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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原住民族的同學，來體現MATA獎呈現原住

民族文化為核心的概念。但一位有在校任職經

驗的老師就提出了看法：很多時候，這些原住

民族的學生只是被找去充數，實際上並不是主

創人員；在全民原教的概念下，應該是要讓非

原民跟原民學生都有同等的創作機會。

這也直指一個原民影像千百年來的大哉

問：誰有資格來拍攝原住民族題材呢？台灣的

原住民族從過往被拍攝的對象，到1994年全景

工作室好不容易培養出一群原民導演之後，原

住民族終於自己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文

化，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現在又要走回頭路

了嗎？不是的，不是這樣的，做為一個導演，

我絕對支持一個想法，只要你重視原住民族的

主體性，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那誰都有資格來

拍攝族群影像紀錄。因此，我們都希望更改這

個規章，只要拍攝的題材跟原住民族文化有相

關，有學生身分就可以報名。

第二個重大的變革，則是從前幾屆就在討

論的規則：如果作品已經在其他獎項得過獎，

那就失去參賽資格。原

本這條規則的目的，看

似保護學生權益，讓未

曝光的作品有更多的得

獎機會；但實際上，會

限縮這個競賽的可能性

跟競爭性。從實際面上

來考量，台灣的學生會

拍攝原民題材的數量本

來就很稀少，如果再設立這樣的排外條款，不

僅會減少參賽作品的數量，更可能會失去很多

優秀的作品。我跟另一個同為導演的評審都有

一樣的想法，MATA獎即將要邁入第十屆，未

來的原民導演們不能害怕競爭，應該要在品質

上更加精進，才能夠面對更多的挑戰。

慶幸的是，在2023年第十屆的MATA獎競賽

簡章中，這兩個建議均被採用，我們確實迎來

了量多質佳的作品。也在這一屆競賽中，增設

了高中職的影像企劃競賽，這樣由上至下的培

育，讓高中學生可以從影像企劃開始學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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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專時則可以有實際執

行的能力，讓全民原教的

概念，更加深耕且落實。

至此，MATA獎的規章有

了比較完整且合乎當代需

求的改進，一直到2024年

第十一屆為止，暫時沒有

太大的變化。

與時俱進的競賽
我一直覺得影像競

賽是需要與時俱進的，做

為評審，我們一直在眼觀

四面、耳聽八方，技術跟

科技不斷地在進步，但是作品始終關注的是

人，到底怎麼樣的作品是符合時代需求的呢？

在理性面上，我們要不斷的對規章進行檢

討，每一次的評審過程，如果出現任何不合理

的狀態，那做為評審，就需要對主辦單位提出

異議；也很感謝教育部的長官，在這個部分給

我們評審很大的尊重，才讓MATA獎走到現在

還可以不斷的調整跟進步；而在感性面上，做

為評審的功課，就是要多多的去關注世界各地

及台灣的影展，培養並充實自己的美學。因

為，我們的決定，都很有可能會影響影展的審

美取向，進而影響學生的拍攝方式。接下來，

且讓我就參賽作品提出一些想法。

這幾年，我在看學生的作品時，常常會忍

不住跟90年代的作品做比較，然後就會發現一

些有趣之處。90年代的原住民族導演，像是阿

美族的馬耀‧比吼、泰雅族的比令‧亞布等前

輩，作品通常關注族群的社經狀況及社會議

題，在幽默中會帶有濃厚的控訴性；到了我這

個年紀，三四十歲的導演們，則有很多的作品

會關注在文化的流逝及族群的變遷等議題，相

較之下控訴性變弱了、關注個人的成分變多

了；而近幾年的學生作品，則可以看到一個傾

向，很多作品在問的是：「我是誰，我要去哪

裡？」控訴性及社會層面的關注幾乎要消失不

見，個人的成分卻變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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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覺得這些作品的傾向與演進，也象徵著

當代社會的變化。早期，當我們的族人被誤

解，社會上仍舊存在歧視的時期，導演們也就

適時的提出批判，藉此替族人發聲，並對抗社

會的不公義；到了2000年以後，歧視的狀況漸

緩，但是文化的消逝卻顯而易見，族人們因為

長久以來被要求像漢人一樣的生活，所以很多

傳統的文化只能夠在老人的身上看到痕跡，為

了要適應當代社會，也造成了很多族群文化從

根本上發生了變異；這些狀態，也成了三四十

歲的原民導演們，創作的主軸。近幾年，政府

開始重視全民原教，部落中也有許多返鄉青

年，試圖從都市中回到部落，找到在部落中生

活的方式；但要回去談何容易？而這些學生們

的處境更是如此，雖然被要求要學習族語，但

他們所在的環境又哪裡有用得到的機會呢？於

是，這些迷惘跟掙扎就成了創作主軸，被轉化

在影像中。可以說，儘管是學生作品，也承載

著對過去的警醒及對未來的啟發。

我無意比較這樣的變化是好是壞，僅僅提

供我的個人觀察，我也很期待，之後有機會看

到更多元的題材及特別的形式。擔任MATA獎

評審，是我很珍惜的經驗，每次在評審時，都

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年輕的思維跟脈動，對我個

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幫助。而MATA獎做為全台

唯一以原住民族議題為主的學生影像競賽，肩

負著培育新生代原民影像工作者的重大責任，

做為評審，我們也會扮演好監督者的角色。由

衷祝福MATA獎能夠長長久久，與時俱進。

MATA獎的成長與改變

蘇弘恩
台北市人。1986年生。世新大學
的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研究所碩

士。現任小花電影有限公司負責

人、導演、教育部「MATA獎」
審查委員。曾任導演、東華大學

兼任講師、慈濟大學兼任講師。

身為原住民跟閩南人的混血兒，

時常穿梭在兩種身份之間，所以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

這個世界。目前專注於原民議題的創作。

蘇弘恩導演首部紀錄片《靈山》劇照。 蘇弘恩導演首部短片《土地》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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